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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青春榜样

通讯员 石露芸 寇 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润文

大学 4年应当怎样度过？
早起、按时上课、考高分、发论文、

刷国际竞赛？这似乎是一个优秀学生待办

清单上的重要事项，但在西交利物浦大学

生物科学系毕业生张晴看来，“这些都不

是最重要的”。

3月 1日，她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
知，即将前往波士顿攻读生物信息专业研

究生。在此之前，卡内基梅隆大学、塔夫

茨大学已相继向她伸出橄榄枝。

这位很多同学口中的“大神”说：

“分数只是眼前的苟且。你要知道自己想

做什么，然后把时间投入到那上面去。”

在张晴通往哈佛的道路上，国际遗传

工程机器设计竞赛（iGEM）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有时候，在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的

时候，就要去试一下。”她说。在历时一

年的比赛中，她的主要任务是做实验。

“虽然实验成功的快乐感很强，但生物

实验的回报周期对我来说有点长。”她说。

比如，假设一个东西不起效是某个原

因，通常需要花数天甚至一两周时间才能验

证这个假设是不是对的、下一步要怎么做。

张晴所在团队的课题是做一个大肠杆

菌体内的突变生成器，在此过程中，一位

应用数学专业的同学参与进来完成了数学

建模的工作。

大三那年的秋天，张晴和她的同学们

来到美国波士顿参加 iGEM决赛。当看到
全球其他高校的项目展示时，她被深深震

撼了——

“我当时才意识到，建模和硬件的改

良能为生物实验带来很多便利，也能够回

答很多有意思的问题。计算生物是非常有

意思的东西，如果一个参数是能够算出来

的，能省多少事儿？！”

——从波士顿回来，她决定了生物信

息学的研究方向。

在备战 iGEM最残酷的几个月里，张晴
完全忘记白天黑夜，被实验占掉大量睡眠时

间。“常常睡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然后接着工

作5个小时。作息取决于实验进度。”她说。
那年，西浦与来自全球顶尖大学的

270支团队角逐，一举摘获银奖。
但张晴说，金奖、银奖，这些不重

要。重要的是，她找到了“自己想做什

么、要往哪里去”。

在张晴这一届，生物科学系还没有生

物信息这个专业。生物信息是计算机和生

物的交叉学科，对数学和计算机编程有较

高的要求。

“大一时我参加了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那是一段完全自学的经历，让我对

‘大学应该怎么学习’有了自己的感受。”

张晴说，“很多内容是我自己的专业课没

有的，我就通过上网课、刷书、做题来自

学。” 这些积累为之后转向自己所爱的科

研方向奠定了基础。

大三暑假起，张晴正式加入孟佳博士

的科研组，在西浦，本科生可以加入一些

科研项目。

“同学们有不同的长处，有的人特别

擅长做开发工具，有的人沉迷于统计，还

有的同学执行力特别强⋯⋯”在相互学习

中，张晴的学习边界在扩展。

不仅如此，孟佳博士还鼓励同学们参

加校外的学术会议。

“给她自由就是给她最大的帮助。关

于学习、科研，她从来不需要老师督促，

而且她在带领着我实验室的学生一起前

进。”孟佳博士总结。

哈佛女孩张晴：分数只是眼前的苟且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樊未晨

46岁的董英现在最大的骄傲就是自
己的女儿。

董英的女儿马悦现在在辽宁芭蕾舞团

附属芭蕾舞蹈学校上学。生长在河北省端

村镇东堤村的董英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

家里会出一个学芭蕾舞的孩子。

从北京到河北省端村镇大约 165公
里，开车大概需要 2.5个小时。“这是我开
车一天能够往返的最远距离。”北京舞蹈

学院芭蕾舞系直属党支部书记关於说，正

是这个看似有些偶然的理由，把董英一家

带到北京来的芭蕾舞老师面前，也让农村

女孩马悦走上了一条从来没有想过的道

路。

田埂和芭蕾，一个在乡间一个在殿

堂，似乎是一对不会发生交集的存在，但

当油绿的田野上穿着芭蕾舞服的村里娃翩

翩起舞的画面真的出现时，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发现，整个事件不再是几个

农村小姑娘学会了芭蕾舞这么简单，高雅

艺术能否真正走出殿堂？高雅艺术能否走

近天赋并不出众的普通孩子？关於老师和

那群白洋淀堤岸边孩子的故事让人们思索

良多。

执行“国家任务”的大学
老师也来教村里娃

在芭蕾舞界，人们提到关於，便会把

他和多项“国家任务”联系起来。

2016年 G20峰会上，当一只只“白
天鹅”在杭州西子湖面上踏浪而出时，

唯美的画面让整个世界为之倾倒。在水上

跳《天鹅湖》是没有人完成过的挑战。关

於便是这个节目的领队。

再往前，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
年国庆 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国
家重大演出活动中，关於也都充当着舞蹈

方阵指导者的角色。

1994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留校
任教至今。在执教的 20多年里，关於执
行了多项“国家任务”。“别人一生做不了

的事情，我用半辈子做完了。”关於说。

已经站上人生的“高原”之后，关於

有些迷茫：还能如何超越自己。

关於在多年与国外艺术院校接触的过

程中发现，在国外别说艺术家了，就连每

个学生也要做公益，“中国的艺术家怎么

能整天把自己关在五星级饭店中搞创

作？！这样也绝做不出好作品！”“我们可

以 把 艺 术 做 得 很 精 致 ， 但 不 会 很 感

人”⋯⋯

40岁之后，这些问题困扰着关於。
这个时候，关於的头脑中总能浮现出

自己小时候随家人下放农村的生活：经常

坐在田埂上看着朝阳升起夕阳落下，“每

当想起朝阳、夕阳、田埂、麦田的味道，

就会觉得特别美。”关於说，一个教农村

孩子跳芭蕾的念头出现在他的心头，而且

在关於看来，芭蕾舞是世界的，不是哪个

国家的，作为一个大国，6000万农村儿
童没有人能看懂芭蕾、会跳芭蕾，“这与

大国身份极不匹配”。

于是，距北京两个半小时车程的端村

学校迎来了大学里的芭蕾舞老师。从

2013年起，关於老师开始到端村教孩子
们芭蕾舞。5年来每周一次几乎从未中断
过。“一个艺术家应该履行对社会的责

任。否则的话，有高原无高峰。”关於说。

艺术不是只给专业人士用的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我坐在办公室一边看着紫竹院的风

景，一边想象着去农村支教的情景，认为

一定会很浪漫。”关於说，但真的去了才

发现，原来会有那么多问题。当时的雄安

还没有走进全国人民的视线，那是一个典

型的北方农村，落后、脏乱。

董英现在还记得 5年前关於老师第一
次到端村时的情景：“那天所有小学的孩

子符合三长一小（臂长、腿长、脖子长、

头小）标准的都去参加了”。

虽然，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参加了关

於老师的选拔，但是大多数人是来凑热闹

的，因为，“家长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不知道芭蕾舞是什么，对孩子们为什么学

习芭蕾舞也不明白。”董英说。

在相对比较封闭的端村，孩子们通往

未来的路径很简单，无外乎两条，一条

是：小学-中学-大学-离开农村，另外
一条便是小学-中学-考不上大学-回家
务农。

“所以，我们刚去的头一两次大家都

很配合，孩子们也都到齐了，但是三四次

后就没多少人了。”关於说，打电话问家

长怎么没送孩子来学芭蕾，家长们经常回

答“没时间”。在很多家长心里，跳舞根

本算不上什么“正经事”，没必要在这件

事上浪费时间。

于是，关於打电话“求”着家长把孩

子送来学芭蕾。

大概去教了一个月左右，关於便请人

给孩子们编排了一支舞蹈，“我们需要作

品让家长们看看”。

这支舞名叫《清清荷风》，完全来自

孩子们的生活，“小孩子顶着荷花跳起了

芭蕾舞，她们自己有生活体验，特美。”

关於说。

看到自己的孩子真的能跳出那么美丽

的舞姿了，家长们慢慢地开始接受关於

了。

有不少人对关於有这样的疑问：舞蹈

学院的学生个个条件优秀，你平时教的都

是“金字塔塔尖”的孩子，现在转到教

“金字塔的基座”上的孩子，对你的才华

是不是一种浪费？

“艺术不是只给专业人士用的。”关

於总是这样回答，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

跟艺术沾边，有的人平时会写写书法但

是绝不会靠卖字为生，是用来自我修养

的。

而对于孩子来说，学习艺术更加重

要，“我们到一些发达国家总觉得他们的

素养好，是因为他们在小的时候一般都会

学习艺术，音乐、舞蹈或者是美术。小学

阶段学习艺术，不是让他们都变成专业演

员，而是让他们有发散性的思维。”关於

说。

给乡村孩子打开一条美学路径

不过，要用芭蕾打开孩子们的艺术之

路并不简单，因为跟其他艺术形式相比，

芭蕾舞还是有很多专业门槛的，“田埂”

和“殿堂”之间的距离不能仅靠美好的愿

望填充。

“刚到端村，踩到舞蹈教室地板上我

的脚就抽筋了。”关於说，跳舞的人最怕

脚着凉，所以，在北京，学校舞蹈教室的

地板是很讲究的：双层的木龙骨加上地板

再加上地胶，跟地面之间隔了 4层。而端
村的教室就是水泥地上铺了一层革。

“我们平时习惯了，根本不知道舞蹈

教室的地板是不能随便踩的。”董英说，

最初家长们进舞蹈教室从来不脱鞋，即使

穿着高跟鞋也照样“登堂入室”。

“学艺术的人要对艺术有最起码的尊

重。”关於说，每次到了端村他做的第一

件事是脱了鞋子、拿起抹布、蹲下身子开

始擦地板。

不仅如此，端村虽然地处美丽的白洋

淀，但是白洋淀早已不能像老人们所说的

那样：“随时可以一猛子扎进去”，随处可

见的是白色的垃圾。

关於老师意识到教孩子芭蕾的背后其

实是教整个村子文明，要让村民们懂得

美，他们才能真正爱护身边的环境。

所以，关於老师的第一堂课不是教跳

舞，而是教梳头。几个小时后，当村里的

妈妈们看着自己的女儿仿佛变了一个人时

说：“从来不知道我的女儿这么漂亮。”

教室太简陋了，关於便索性把孩子们

带到田野去跳舞。“在冀中平原上，一望

无际的麦田，几个小朋友听着柴可夫斯基

的音乐，按照强弱拍子跳起‘四小天

鹅’，中国农民的孩子可以和柴可夫斯

基隔空对话了。”关於说，那个时候再

给孩子们讲这支舞蹈，“我知道她们听

懂了”。

当艺术之门被打开后，孩子们释放出

的能量让人震惊。

学芭蕾舞是要穿脚尖鞋的，脚不免会

被磨破。每个学芭蕾的人都会经历这个过

程，破了磨、磨了破⋯⋯直到脚上磨出老

茧之后脚就不会再破了。这个过程，是让

很多城市老师头疼的大事，因为家长都会

心疼孩子，甚至会指责老师。

但是在端村这个过程却过得异常顺

利，“才一年不到的时间，这些孩子全都

能在足尖上跳舞，城里的孩子可能要三到

四年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关於说，端

村的孩子和家长从来没有因为脚磨破了而

疼哭过、喊过。

于是，关於老师在端村的教学进度飞

速加快，孩子们的进步也是飞速的。2016
年在华北五省市的舞蹈大赛中，端村学校

的《丑小鸭之梦》拿到了表演和创作两个

第一。

现在，董英的女儿马悦已经进入了更

加专业的艺术院校学习，作为一个被城市

孩子包围的“丑小鸭”，马悦经历了最初

的不适应、基本功不如别人之后，现在已

经从最初跳舞时所处的最不重要的“旁把

旁”站到了最重要的“中把中”。

在端村，像马悦这样的孩子共有 5
个，他们分别考取了市级、省级的艺术职

业学校，走上了学习艺术之路；另外，还

有上百名孩子在端村接受了国内最顶尖芭

蕾老师的“嫡传”，柴可夫斯基、芭蕾舞

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更多村民则

像董英一样，每到周末不再去跳广场舞而

是到端村学校给北京来的舞蹈老师当志愿

者，他们在电视中看到芭蕾舞剧时，不再

转台⋯⋯

这大概就是一条乡村孩子美学道路的

正确打开方式吧。

雄安田埂上的小天鹅

雷 宇

今年 4月，本报推出了题为《中国面

壁者》的专题报道，记录了一个鲜为人知

的群体故事——中国核九院一批年轻人，

在改革开放和繁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出

生，在坐拥全球风云的互联网世界长大，

毕业于名校却选择如老一代科学家那样

“深藏功与名”，耐得住山沟里的寂寞，继

承下辉煌且沉重的执剑人衣钵，铸国之重

器。（本报4月17日）
这似乎是另外一种存在。

今天的时代，得益于社会的发展和经

济的腾飞，青少年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同

龄人都更勇于展示个性张扬的自我，他

们更愿意清晰地表达“我想”“我要”

“我喜欢”，他更愿意因为兴趣爱好而不

懈追求努力奋斗，无疑折射出社会的巨

大进步。

毋庸讳言，兴趣对学习成长有着神奇

的内驱动作用，牵引着青少年成才之路。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古人亦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知者不如乐之者。”

然而， 这样一群面壁者又真实的就

生活在我们身边，昭示着人生成长路上另

外一组关键词，“社会需求、国家使命”。

或许有人会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新时代没有

必要再重复往日的话题。

但有一个事实无法回避，无论任何

国家任何时代，都会有不同的人选择不

同的价值观。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永

远是一个人青少年时期必须直面的人生

课题。

人人畅想个人的小时代，是因为背后

有一个伟大的大时代，有一群民族脊梁和

基石。今天，可持续发展正成为新的时代

命题，希望就在青年身上。

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方有大成。

1952 年，江西永新的一个年轻人参

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考。填报志

愿时，家里想让他学医，他自己想学天

文，但那时国家要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

工业就需要找到矿产资源，因此，“唤醒

沉睡的高山，寻找出无尽的宝藏”成了当

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他被这句口号打动

了，于是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地质学院。

他的名字叫欧阳自远，中国的“嫦娥之

父”。

中学阅览室里，一本科学杂志上登了

很多星际、太空知识，让年轻的杜祥琬立

志探求宇宙的奥秘。高中毕业时，他报考

了当时全国大学中唯一的天文学系——南

京大学天文学系。然而，被国家选中到莫

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攻读原子核物理专业，

“大大的宇宙没研究成，学了小小的原子

核”。杜祥琬带领团队让我国核武器向小

型化、精准化迈进了一大步，成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

当然，我们说个人兴趣之外还有社会

需求，并不是说两者天然割裂。老一代学

者往往都有这样的体验，“兴趣服从需

要，需要产生兴趣。”在国家需要的学习

和研究中，钻研进去才发现，这些新知

识、新领域、新课题是那么富有挑战性，

解决以后巨大的成就感，让人感到是一种

享受。

杜祥琬对此有一个精彩的比喻。他将

人生动力比为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社会

需求，一个轮子是个人兴趣。需求好像是

个前轮拉着你走，兴趣好像是个后轮，推

着你走，“两个轮子一起转动起来，才会

有更强劲的力量”。

学习动力难道只凭兴趣

实习生 王 豪

“和身边的同学一样，我也有迷

茫、焦虑，甚至不知所措的时候。”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门外的一家咖啡馆，

该校研二学生王雪晴显得跟她“正能

量”爆棚的人物设定不太一样。

去年 10月，她竞选成为北京高校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博士生宣讲团讲师和学习贯彻十九大

精神北航研究生宣讲团讲师。在 4个月
里，开展线下宣讲 12场，线上直播 4
场。在老师和同学眼里，她是个无所不

能的“女超人”。

1994年冬天，王雪晴出生在山东
一个普通教师家庭。作为家里的独生

女，从小父母便格外注重对她的教育。

“一年级的时候，爸爸就拿来一个

本子，让我天天写日记。”这在当时的

王雪晴看来，无疑是个苦差。她常常偷

工减料，有时还赖着不写。可父亲并没

有放松要求，甚至买来便于统计字数的

方格本，限定她日记的长度。

“跟朋友闹矛盾了，考试考差了，

都写下来，那种不满或者低落的情绪就

会有所减少。”坚持中，王雪晴有了新

发现。当然，在她眼中，开心的事情更

值得记录。实现一个小目标，或者是与

长辈、与朋友开展了一次有意义的谈

话，都成为文字中的日常，回头来看，

总觉得格外温暖。

“写日记确实可以让我清楚自己想

做什么，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又失

去了什么。”王雪晴理解了父亲的苦心。

十多年如一日的记录，见证了王雪

晴成长中的酸甜苦辣，也让这个曾经讨

厌写日记的小女孩，爱上了这方“秘密

花园”。就算再忙，她也会抽出时间，

详尽地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还不时摘

抄那些貌似“心灵鸡汤”却能给予她鼓

励的句子与文章。

“日记是我的解压阀，也是我与自

己对话、与世界对话的武器。”日记，

让王雪晴比起同龄人，更加注重自己心

理上的变化，也在不经意间，帮她养成

善于观察、善于总结的习惯，变得更加

感性，也更加清醒。

2012年，王雪晴从山东考入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刚走进象牙塔，她就发

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老师同学

眼中的“焦点”。

“班里很多同学都是土生土长的北

京人，英语、计算机特溜，还懂一些流

行的东西。而我上大学之前，练口语、

接触电脑的机会屈指可数。”新的环境

让王雪晴产生了心理落差。

王雪晴尝试用更积极的态度对待眼

前的变化，她延续了写日记的习惯，捕

捉生活中所有“正能量”的瞬间。

“落后”不是一件“负担”，王雪晴

开始享受自己的大学生活。“每节课，

我都坐第一排，困了累了的时候，就在

心里告诉自己，这是多好的呼吸新鲜空

气的自由啊。有人喊我去做英语主持，

我特别怯场，但仍然鼓励自己，这是多

难得逼着自己练习口语的机会⋯⋯”

一个个微小的改变，成为她挑战自

己、收获成长的源泉。“或许面试主持

人，我会被刷掉，但我仍然会争取在节

目中间串场的机会”。

4年大学生活转瞬即逝，王雪晴参
加了挑战杯、GMC、北美建模，记住了
那些每天带着电脑在校园里穿梭、每晚

熬到一两点讨论方案、撰写报告的日子。

也参加了园博会、APEC、田联世锦赛，
记住了天不亮的校园和已经熄灯多时的

宿舍楼。与此同时，她以年级第一的成

绩，被保送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并在当

年的毕业典礼上成为毕业生的代表。

成为一名研究生后，王雪晴仍不忘

“厚积薄发”，她的座右铭是“成长是一

个螺旋式的状态。今天，你站在台前，

被光芒围绕，明天，你仍要习惯在后台

哭泣的日常”。

“跨专业读研，没关系，我可以补

修之前没有接触的课程；写不出文章，

没关系，我可以先将自己的思考点记录

下来，之后再通过阅读补充完善；社团

里的事情很琐碎，也没关系，我至少保

证，在这里工作的每一分每一秒，时间

都没有被浪费。”

慢慢地，王雪晴再次成为同学们眼

中无所不能的“女超人”。

“没有太多高大上的理论，我只是

想借助自己的经历与感悟，传递一些

‘正能量’。或许只是作为儿女，对父母

的耐心；作为学生，对科研的执着；作

为公民，对他人的善良。但恰恰是这些

小事，让我走出迷茫，呈现当代青年应

有的面貌。”讲台上的王雪晴，再次展

示她的感性与理性。

“正能量”女孩王雪晴：

感性理性都在线

上图：雄安新区安新县端村学
校农民的孩子，在冀中平原的
麦田里表演《天鹅湖 随想》。
右下图：端村的孩子们在训练
基本功。

关 於/摄
左下图：“小天鹅们”在休息。

王 越/摄

乡土中的
芭蕾

牛人榜


